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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鐫：「聖諭廣訓」或「廣訓衍」，中鐫條數。版框寬 12.5 釐米 高 18.5 釐米，開本寬 14.7 釐

米 高 24.5 釐米。書名頁鐫有「同治九年三月」、「聖諭廣訓」及「上海美華書館活字板」

字樣。

2 誠如王爾敏所言：「在清代二百餘年歷史中，《聖諭廣訓》是朝野最熟知之書，大致除去

《時憲通書》及《萬寶全書》兩者之外，就是《聖諭廣訓》為全國第三種最通行之普通書

籍。」見氏著，〈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2

下 (1993.6): 257。

3 引自上海美華書館活字板《聖諭廣訓》第五條「尚節儉以惜財用」之白話解部分，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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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康熙聖諭，雍正廣訓，《聖諭廣訓》：書名頁（左） 、首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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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4

5

6

7

8

John K. Fairbank, 1907-1991

左。

4 美華書館前身為美國長老教會1844年於澳門所創設的「華英校書房」。次年，移至寧波，更

名為「華花聖經書房」，1860年移居上海後，始改此名。有關該書館的研究，參見 W. S.

Holt,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Chinese Recorder X (May-June 1879): 212-219；美

華書館出版的兩本 Gilbert McIntosh 所著報告書：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1895)及

The Mission Press Sexagenary: Giving a Brief Sketch of Sixty Years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China, 1844-1904 (1904)；熊月之，《西學東漸

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481-484；以及范慕韓編，《中國印刷近

代史初稿》（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5），頁76-82。

5 此一問題原為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所提，特此銘記。

6 見查時傑，〈序〉，中華福音神學院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書目——中日文專著與論文目錄》

（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1）。另，近來各地相關研究日趨興盛，其成果茲不贅

舉。

7 見吳明節序，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頁 iii。

8 如德國史家吳素樂（Ursula Ballin）曾戲言：十九世紀末眾多的新教傳教機構，甚至也把

歐洲的歷史學家弄糊塗了；見氏著，任仲偉譯，〈衛禮賢——傳教士、翻譯家和文化詮釋

者〉，《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458，註5。



9

10

11

1846-1934 430

113
12 13 14

15 16

9 （美）費正清語，見氏序於所編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4.

10 本文所稱「漢學」（sinology）一詞係指「中國以外學者對於傳統中國之歷史、哲學、語

言、文學及現狀等相關領域之研究」；即統稱外國學者對於傳統中國「精神與物質文明」之

認識。此解異於傳統日本「漢學」之謂「中國儒學或中國學問總稱」，然與最近於中日學界

漸趨流行之「中國學」（China studies）一詞較為接近。

11 例如王爾敏曾指出，十九世紀在西洋「嚴謹忠實之漢學家，多已黯然失色，謹守其研究天

地，居於時代末流。」見氏著，《中國文獻西譯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敘錄〉，頁4。

12 《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1832-1951）是清末來華新教傳教士所刊最重要的英文雜

誌，1832年5月由美籍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創辦於廣州。

13 《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68-1941）為在華新教傳教士

的溝通訊息媒介，但亦刊登為數不少有關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風俗的學術文章。

14 《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1872-1901）由英國駐北京外交官兼漢學家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c. 1840-1900）在 1872 年創刊於香港，雙月刊。該刊專門發表包括來華新教傳教

士等西方學者關於中國和遠東地區藝術、科學、文學、宗教和習俗等方面的學術論文。

15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雜誌》（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58-60; 新刊: 1864-1948）是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所發行的刊物，是當時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漢

學雜誌之一，其中不乏英美新教傳教士之漢學著作。

16 美國傳教士兼漢學家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所著的《中國總論》

（The Middle Kingdom, 1848,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0），是十九世紀來

華傳教士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歷史和現狀的著作中最著名的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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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8 Victor H. Mair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Sacred Edict 19

20

1670

17 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收入《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2 下

(1993.6): 255-279；酒井忠夫，《 補中善書の研究》（下）（東京：國書刊行會，2002）

，特別是第一章〈清朝の民眾教化策——聖諭宣講について〉及第二章〈『宣講集要』と

『宣講拾遺』〉。

18 周振鶴編纂，《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尤其氏著〈聖

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一文（頁 581-632）介紹了許多以「聖諭」或《廣

訓》為主題所衍生的書籍。

19 該文收錄於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345-359.

20 例如，戴寶村，〈聖諭教條與清代社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3 (1985.6): 303-

324。鄧雲 ，〈《聖諭廣訓》〉，《中國文化》15/16 合刊 (1997.12): 244-252。常建華，

〈論《聖諭廣訓》與清代孝治〉，《南開史學》1988.1: 147-170，以及木津祐子，〈『聖諭』

宣講——教化のためのことば〉，《中國文學報》（京都大學）66 (2003.4): 8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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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724

22

23

24

21 《大清會典事例》及《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皆有該上諭全文。參見清．崑岡等奉敕著，

《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據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卷 397，總頁

10332；《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景印，1964），卷 34，頁 10 -11。另《清

史稿》〈聖祖本紀〉九年記：「冬十月庚巳，頒《聖諭》十六條」。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

（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6，頁180。

22 金毓黻輯，《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

心，1999），卷52，頁426。

23 見清．雍正，〈聖諭廣訓序〉，《聖諭廣訓》（《故宮珍本叢刊》第 350 冊，海口：海南出版

社，2001），頁256。以下簡稱《廣訓》（內府刻本）。

24 《廣訓》之成書，又見《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等校後謹案語（乾隆四十四年三月）：「《聖

諭廣訓》一卷，聖諭十六條，聖祖仁皇帝所頒。廣訓一萬餘言，則我世宗憲皇帝推繹聖謨以

垂範奕世者也。」見《聖諭廣訓》案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7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6），頁 591。《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聖諭十六條》，聖祖仁皇帝所

頒，以曉諭薄海臣民垂教萬世；而廣訓萬言則世宗憲皇帝因而闡發之。」見金毓黻輯，《金

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卷 52，頁 426。《十二朝東華錄》：「（《聖諭十六條》）

遵行日久，慮民或怠，宜申告誡以示提撕，迺復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曰《聖諭廣

訓》，並制序文刊刻成編，頒行天下。」見清．蔣良騏、清．王先謙纂修，《十二朝東華錄》

（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雍正朝，卷 2，頁 11。以及《大清世宗憲皇帝聖訓》（臺北：

華文書局景印，1964），卷9，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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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25 清．崑岡等奉敕著，《清會典事例》，卷397，禮部108〈風教〉，頁423。

26 金毓黻輯，《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卷52，頁426。

27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N. Y.: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4), p. 88.

28 同上註。另衛三畏也提及清代士人參加秀才考試時，「為了要測驗他們的古典能力，考試

時，候選人通常被要求默寫《聖諭廣訓》的內容，因其中有些聖諭也教導為官之道。」見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p. 548.

29 有關「聖諭宣講」與鄉約之結合，參考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

遺〉，頁255-279，酒井忠夫，《 補中善書の研究》（下）之相關研究，以及戴寶村，

〈聖諭教條與清代社會〉，頁313-316。

30 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頁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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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

1681-1769

31

32

33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34

35

36

31 見清．沈家本、榮銓修，徐宗亮、蔡啟盛纂，《（光緒）重修天津府志》（北京：北京圖書館

出版社，2002），卷 43，頁 403。王氏有自訂年譜，見《介山自訂年譜》（北京：北京圖書

館出版社，1999），第92冊，頁13-79，然而其中卻無寫作《廣訓衍》之記載。

32 魚返善雄編，〈編者跋〉，《漢文華語康熙皇帝聖諭廣訓》（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

3。以下簡稱魚返氏，〈編者跋〉。

33 見蔣攸銛跋，《聖諭廣訓》（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清同治九年上海美華書館活字板），跋頁

1右 -2左。以下簡稱《廣訓》（美華書館本）。

34 見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 88.

35 同上註，頁4。

36 此上諭署其日期為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然當時道光已駕崩，故實為咸豐所發上諭。此

諭曰：「著各直省督撫，會同各該學政，轉飭地方官及各學教官，於書院家塾教授生徒，均

令以《御纂性理精義》、《聖諭廣訓》為課讀講習之要。使之家喻戶曉，禮義廉恥油然自

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經正民興，庶收實效。」見《聖諭廣訓直解》（臺北：中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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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1807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39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40

41

臺灣分館藏，同治、光緒間湖協左營德清汎千總詹培林刊本），頁 62 左、右。以下簡稱《直

解》（詹培林刊本）。又該上諭亦見於《文宗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 1

冊，卷23，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上，頁335。魚返氏未提此上諭，似不知此事。

37 魚返氏，〈編者跋〉，頁 4。另，Mair 則直言《廣訓衍》後被大幅改寫，更名為《直解》。見

Victor H. Mair,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Sacred Edict,” p. 338.

38 清．王又樸，《廣訓衍》，見《廣訓》（美華書館本），頁 3 左。《直解》（詹培林刊本），頁 3

左。

39 該會屬英國公理派教會，創於1795年，以非洲為海外傳教地區，後將範圍擴大至遠東。

40 有關馬禮遜的參考文獻，不論中外，為數甚多，謹舉近年來新刊中文書籍。例如（英）馬禮

遜夫人（Mrs. Elizebeth Morrison）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4）；（英）湯森著，吳相譯，《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鄭州：大

象出版社，2004）；顧長聲的《馬禮遜評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和《從馬禮

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以及蘇精的《中

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和

《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灣：臺灣學生書局，2000）。

41 見范約翰，〈（上海）清心書院濫觴（1860 年）〉，載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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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學參考資料》（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頁 207。

42 馬禮遜於 1808 年 2 月 14 日由廣州寄至倫敦父親的書信，轉引自（英）馬禮遜夫人編，《馬

禮遜回憶錄》，頁49。

43 熊月之編，〈墨海書館の出版書一覽〉，收入沈國威編，《《六合叢談》（1857-58）の學際的

研究》（東京：白帝社，1999），頁241-248。

44 「中文學習工具」一類，即語文學習及字典等工具書，是美華書館刊行書目中數量最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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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馬禮遜像（左）與米憐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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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817

William Milne, 1785-1822

1813

46

47

類。筆者目前收集約400筆美華書館刊行書目，其中有60筆屬該類。

45 如同治年間，湖北布政使何璟在其主持刊刻的《直解》序中曰：「其書欽遵《聖諭廣訓》，

紬繹義旨，而以民間老孺能解之語疏暢之，往復曉譬，明白如話，使聽者入耳會心，娓娓忘

倦，于顓蒙頗有裨益，因假歸鈔錄，重加參校，欲廣其傳。」轉引自周振鶴編纂，《聖諭廣

訓：集解與研究》，頁673。

46 有關米憐來華事蹟，參見其回憶錄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及李穎姿，〈出師未捷身先

死——米憐評傳〉，載雷雨田主編，《近代來粵傳教士評傳》（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

頁161-208。

47 William Milne, tr., The Sacred Edict (London: Black, Kingsburg, Parbury & Allen,

1817;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微縮資料), p. vii. 另，有關米憐與馬禮遜之關係，見蘇精，〈米

憐：馬禮遜理念的執行者〉，載氏著，《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頁129-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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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
48

49

Chinese Secretary

Thomas F. Wade, 1818-1895
50

48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52〈韓崶傳〉，頁11275-11276。

49 魚返氏亦曾提及此本，云：「編者（即魚返氏）所藏之一，即嘉慶年間任廣東巡撫的韓崶所

重刊之本，4冊128葉……頗富野趣。」見魚返氏，〈編者跋〉，頁3。

50 T. F. Wade, “Preface to Hsin Ching Lu（尋津錄）”，收入六角恒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

成》（東京：不二出版，1993），第3集，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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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米憐英譯本《聖諭廣訓》（初版）：書名頁（左）、首頁（右）

London: Black, Kingsburg, Parbury, & Allen, 1817, 



51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52 1870

1892

Frederick W. Baller, 1852-1922

The Sacred Edict: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Colloquial Rendering 53 54

1873

Union

Mandarin Version

The Fortunate Union, 1904
55

56 Hupeh Kuan-shu
57 1867

58

51 Wade, Hsin Ching Lu, p. 59。該書還收有威氏英譯的第一條聖諭「敦孝弟以重人倫」《廣

訓衍》白話解，並為之逐字標上羅馬拼音，如「萬 Wan 歲 Sui 爺 Yen 的 -ti 意 i- 思 -sz 說

shuo」（頁 117-130）。這種漢字拼音方式，後經 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改良而

成威妥瑪式拼音（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

52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1, p. 686.

53 F. W. Baller, tr., The Sacred Edict: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Colloquial

Rendering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本書於日本東洋文

庫藏有一冊，該書書名頁上有原藏者莫禮遜（G. E. Morrison, 1862-1920）之親筆簽名。

54 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CIM，簡稱內地會）為跨國、跨宗派的專門向中國內

地派遣傳教士的國際差會組織。1865年由英國新教傳教士戴德生（James H. Taylor, 1832-

1905）創立，總會設在倫敦。曾派傳教士到中國內地、邊疆少數民族居住地傳教。

55 此語見該書書名頁書名之附記。

56 見鮑氏於1892年原版之序文，頁iii。

57 同上註，頁v。

58 見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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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鮑 康 寧 英 譯 本 《 聖 諭 廣 訓 》 ： 書名頁 （ 左 ）、首頁（右）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圖四　米憐英譯本《聖諭廣訓》：書名頁（左）、首頁（右）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0, 



A Vocabulary of the Colloquial Rendering of the Sacred Edict

59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

1833

1881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0

61

1601-1664

“Pronunciation of an extract from the Sacred

Commands in eight dialects”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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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美華書館於 1892 年刊行鮑氏英漢對照本後，至 1924 年已見有上海內地會修訂六版。筆者曾

購得美國 The National Poetry Foundation 影印自修訂六版的版本（1979）。

60 徐式谷，〈歷史上的漢英詞典〉（上），《辭書研究》2002.1: 130。

61 美華書館 1889 年及 1896 年等再版，及 1909 年華北公理會（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oard）委辦重訂的修訂版。現有2001年倫敦Ganesha Publishing據1874年初

版影印的版本。

62 該附錄見1874年原版引文（introduction），頁xxxvi-xli。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1908 63

18.1 10.15 91

S NG-J K NG-H N 1871

44 64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191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830

63 該書另有英文標題：The Sacred Edict: Translated into the Vernacular of the Bible Used

throughout Chinchew, Changchew and Formosa (Amoy: The Poe-Bun-Tsai Press,

1908) .

64 甘氏在臺之宣傳事工及所見所聞，見其回憶錄《福爾摩莎素描》（Sketches from Formosa,

1903）。中譯本見許雅琦等譯，《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臺灣筆記》（臺北：前衛出版

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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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甘為霖閩南語本《聖諭廣訓》：書名頁（左）、首頁（右）

Amoy: The Poe-Bun-Tsai Press, 1908, 



65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1904
“Das heilige Edikt des Kaisers Kang Hi”

Zeitschrift f r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14 66

1899

67

10 1895 Paul

Kranz “Das erste Kapitel der

Erklärung des heiligen Ediktes von Kaiser Kang-hi” 68

1896

1902

69

65 見甘氏自序，The Sacred Edict, p.I。

66 另見周振鶴，〈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頁620對該譯文的簡介。

67 同善會（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 簡稱AepMV）亦稱

作「魏瑪傳教機構」（Weimarer Mission），1929 年更名為「德國東亞傳教協會」

（Deutsche Ostasien-Mission, 簡稱DOAM）。

68 收錄於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10.4 (Berlin, 1895): 193-199.

69 同上註，頁193譯者開頭識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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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778 1904

6 12 71

1778

L. Leontiev, 1716-1786
72

James Legge, 1815-1897

70 順便一提，該活字板後跋載：「仰蒙聖恩巡撫兩浙，惟是敬述聖言，督率屬僚，實心董教，

以庶幾仰副我皇上惠愛黎元，化民成俗之至意云爾。臣蔣攸銛謹記。」按蔣攸銛（1766-

1830），清朝大臣，《清史稿》，卷366〈蔣攸銛傳〉載其於嘉慶十四年（1809）「調江蘇，

就擢巡撫，調浙江，擢江南河道總督，以不諳河務辭，詔回原任。」（頁 11446）故美華書

館活字板所據祖本，應為蔣氏於該年主持刊刻之《廣訓》。

71 有關《廣訓》西譯版本，主要參考王爾敏所編，《中國文獻西譯書目》，頁 577- 579。該書

目共錄有俄語2種、法語1種、義語1種、德語1種、英語5種等10種《廣訓》歐語本。然而

所錄《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卷 9 之《廣訓》選譯一條，實僅為米憐本書評〔見

該誌9.4 (July-August 1878): 249-262〕。同時，該書目也未登載下列三筆：即 (1)前述安保

羅的聖諭第一條德譯；(2) 長期擔任清廷國家郵政總辦的法國人帛黎（A. Théophile Piry,

1850-1918）編譯的法漢對照本（1879），以及 (3) 葡萄牙駐澳門的官僚伯多祿（Padro

Nolasco da Silva, 1842-1912）的葡漢雙語本（1903）。故《廣訓》西譯本應為 6 種語言、

12個版本。

72 見王爾敏，《中國文獻西譯書目》，頁 579；另見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北京：中華書

局，2006），頁80。據稱，該俄譯本曾於1819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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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politico-moral

74

1847 Bibliotheca Sinica

moral

dut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 75 1848

politico-moral treatise 76

political morality

moral doctrines and precepts school of

73 James Legge, “Imperial Confucianism, or the Sixteen Maxims of the K ’ang-hsi period,”

The China Review 6.3 (1877.11): 149.

74 William Milne, “Translator’s Preface,” The Sacred Edict, p. xv.

75 Anon., “Introduction: Shing Yü Kwáng Hiun, or An Amplific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Chinese Repository 15.10 (1847.10): 501. 

76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1, pp. 68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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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 77

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 1832

politico-patriarchal principle

78

civil polity
79

80

77 William Milne, “Translator’s Preface,” The Sacred Edict, pp. xiii-xiv.

78 E. C. Bridgman, “Review to W. Milne’s Transl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Chinese

Repository 1.8 (1832.12):  297-298.

79 Ibid., p. 301.

80 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頁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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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882

reason prudence

82

81 清．王又樸，《廣訓衍》，見《廣訓》（美華書館本），頁20左。

82 E. R. Eichler, “The K ’uen Shi Wan, 勸世文; or, the Practic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The China Review 11.2 (1882.9):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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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85

86

87

83 《直解》（詹培林刊本），頁54左、右。

84 同上註，頁57右。

85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N. Y.: E. P. Dutton, 1910), pp.

123-124.

86 清．王又樸，《廣訓衍》，見《廣訓》（美華書館本），頁19左、右。

87 《舊約全書》，〈詩篇〉，第 101 篇第 5 節，見《聖經：和合本（神版）》（臺北：臺灣聖經公

會，2004），頁73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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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9 6
88

89

90

88 見魯迅，《兩地書》（臺北：唐山書局，1989），頁116。

89 此段參考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 -1982）的「劇場理論」。見 Jonathan

H. Turner, “Dramaturgical Theory: Erving Goffman,” in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1991), pp. 447-471.

90 此說見常建華，〈論《聖諭廣訓》與清代孝治〉，頁 152 -155。另酒井忠夫將之分為「在城

宣講」及「在鄉宣講」，見氏著，《 補中善書の研究》（下），第一章〈清朝の民眾教化

策——聖諭宣講について〉，頁13-40。然而兩氏的分類，指的皆是相同的範疇。



91

92

93

1817

Lee-S ng

94

91 參考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35-37。

92 此二幅《聖諭宣講》圖，一為金桂所繪《化始人倫》，另一為朱儒賢所繪《樹之風聲》。分見

張奇明主編，《點石齋畫報：大可堂版》（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1），初集癸編，第

10 冊，頁 57，及六集亨編，第 42 冊，頁 83。另見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

間之宣講拾遺〉，頁262。

93 清．卞寶第等修，曾國荃等纂，《（光緒）湖南通志》（《續修四庫全書》第 663 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序，據光緒十一年刊本影印），卷71，頁4。

94 此即「木鐸老人」。典出雍正《廣訓》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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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1847 9 23

97

98

木鐸者，金口木舌，用於傳示教化刑禁，向民間宣達政令。後以金口木舌比喻傳道之人。另

參考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頁262。

95 即木鐸。

96 William Milne, The Sacred Edict, pp. ix-xi.

97 即上海道臺。據該信所署日期，其時上海道臺應是滿人咸齡（生卒年不詳）。見〈上海道臺

（1730 -1911）〉一覽表，收錄於梁元生著，陳同譯，《上海道臺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繫

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155-160。

98 即城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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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99 即木鐸老人。

100 Anon., “Reading the Sacred Edict, A System of Instruction Adop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Moral Benefit of the Common People,” Chinese Repository 17.11

(1848.11): 58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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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832

102 1847 10

103

1876

104

1880 E. R. Eichler itinerants

105

101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pp. 203-204.

102 見 “Reivew to Rev. William Milne’s The Sacred Edict,” Chinese Repository 1.8

(1832.12): 299-300.

103 Anon., “Introduction: Shing Yü Kwáng Hiun,” Chinese Repository 15.10 (1847.10): 504.

104《德宗景皇帝實錄（一）》（《清實錄》第 5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5，光緒二年

正月，頁372。

105 E. R. Eichler, “The K ’uen Shi Wan, 勸世文,” pp.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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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869 11 16

107

1870 anti-Christian
108 Herber

A. Giles, 1845-1935
109

110

111

106 見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頁267。

107 汪世榮編注，《曾國藩未刊信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271。

108 James Legge, “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6.3(1877.11): 148.

109 Herbert A. Giles, 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5),

p. 254.

110 如沈從文在回憶辛亥革命發生時的情況時寫道：「道尹衙門前站在香案旁宣講聖諭的秀才已

不見了」，見《從文自傳．辛亥革命的一課》（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頁31。

111「宣講拾遺」雖承繼「宣講聖諭」傳統，然內容主要為善書，宣講一些民間因果報應的故

事。有關「宣講拾遺」的研究，見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

一文，以及酒井忠夫，《 補中善書の研究》（下），第二章〈『宣講集要』と『宣講拾

遺』〉，頁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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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3

114

112 清．雍正，《聖諭廣訓》（內府刻本），頁266。

113 見清．王又樸，《廣訓衍》，見《廣訓》（美華書館本），頁 51 右。《直解》（詹培林刊本），

頁58左。

114 見註 108 及註 109 有關理雅各與翟理斯的觀點。另，保羅．柯文（Paul A. Cohen）曾提

及，雍正於 1724 年禁教，並將基督教列進《大清律例》的禁教名單中；而同年所敕頒的

《廣訓》，其中雍正針對第七條聖諭所做的闡述，更使得基督教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與最

恐怖的秘密會社之一的白蓮教聯想在一起。見氏著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J.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 10, part 1, 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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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Teen-choo

Teen-Chu

Supreme Being

115 清．王又樸，《廣訓衍》，見《廣訓》（美華書館本），頁49左。

116 William Milne, The Sacred Edict, pp. 128-129.

117 Ibid., pp. 150-151.

118 F. W. Baller, The Sacred Edict, pp.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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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n-choo

116

Teen-Chu

117

米憐英譯本 鮑康寧英漢對照本

the Papists
orthodox

astrono-
mical tables

118



119

120

121

1877

122

119 第一因（first cause），指最初的開始、初始，萬物的起源、本源。在宗教裏，指的就是

神、上帝、造物主。

120 William Milne, The Sacred Edict, pp. 150-151.

121 F. W. Baller, The Sacred Edict, pp. 84-85.

122 James Legge, “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6.3(1877. 11): 235. 按此文

為理氏於牛津大學泰勒學院（Taylor Institution）講演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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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124

125

high thinking low living

12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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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William Milne, The Sacred Edict, pp. xi-xii.

124 Ibid., p. xiv.

125 F. W. Baller, tr., The Sacred Edict: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Colloquial Rendering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p. iv.

126 Ibid.

127 James Legge, “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6.6(1878.5): 374.



128

2005

1986-1987

1964

1964

717

1986

350

2001 1724

1870

2

196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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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見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 17 章「傳教士與近

代中西文化交流」，頁 416-429。另，費正清亦云：「十九世紀中西關係中，新教傳教士是

被研究得最少，但是最有意義的人物」，見 S. W. Barnett & J. K.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661-668 1995 1885

2002 1899

1991

1959

1977

1989

1999

1974

1943

Eliza A. Morrison

2004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1839

2004

Anon. “Introduction: Shing Yü Kwáng Hiun, or An Amplific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Chinese Repository 15.10 (1847.10): 500-506.

Anon. “Reading the Sacred Edict, A System of Instruction Adop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Moral Benefit of the Commo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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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the Emperor” :  O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Publish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acred Edict in 19th Century China

Jenn-wang Liao

Abstract

The historiograph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is a realm that has been more or less neglected to presen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research on the publishing of sinological work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acred Edict.

The Sacred Edict was issued by Qing Dynasty rulers and was widely

circulated among officials.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hat came to China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the 19th centur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acred

Edict and its vernacular edition. They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several related

public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hree-fold: first, to analyze the

purpose of the missionaries publishing the Sacred Edict and to comprehend

their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it; second, to discuss the ceremony

associated with their preaching of the Sacred Edict that was performed

regularly throughout the empire; and third, to give an account of how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the meaning of “Teen-choo”

天主 in the Sacred Edict.

Keywords: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acred Edict, preaching of Sacred Edict, late

Qing, pu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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